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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故事 /

    认识老黄的人，都知道他官瘾很大。

其实，老黄这辈子，就没做过官，硬要与
“官”扯上瓜葛的话，就是年轻时，老黄在老

家的乡村里，做过两年多的村民小组长，那
是除“家长”之外，老黄做过的最大的官。说

老黄官瘾大，其实是说他“观”瘾大，官和观，
谐音，好记，有趣，仅此而已。

老黄的“观”瘾有多大？

有次老黄去赶集，挑了担柴火去卖。在
镇口，看到一群外地来耍把戏的。老黄就歇

了担子，杵在一边观看。几个耍把戏的，也就
几个节目，反反复复来回演，观众看几眼，没

新节目了，就丢下一枚打赏的硬币走了，或
者干脆悄悄地溜了，换一茬新观众。唯有这

个老黄，兴致勃勃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每到

“关子”处，必呵呵一乐，仿佛第一次看一样。
就这样，老黄一直从早上看到了晌午，

等他晃过神来，一看，集市早散尽了，街上已

没几个人影了，耍把戏的几个外地人，也收摊

子了。老黄这才意识到，自己把集市给忘了，瞅
瞅自己辛辛苦苦挑来卖的柴火，老黄一声叹

息。其实，其间有几个人问老黄是不是卖柴的，
老黄全神贯注地观看耍把戏的，压根没听见。
老黄的“观”瘾，在看人下棋时，尤甚。

小区入口有块小公园，是大妈们早晚跳
广场舞的地盘，下午，偶有人在此摆盘捉对，

厮杀一番。每有人鏖战，老黄必欣欣然观战。
作为看客，老黄很讨喜，因为，他能够真正做

到观棋不语，哪怕是他早看破天机，眼睁睁
看着某一方一步步进入圈套，内里心急火

燎，老黄也能坚定地管住自己的嘴，绝不插
嘴，更不会直接上手。老黄因此大受欢迎，要

知道，下棋的人，没有观战的，趣味要失去大

半，而能像老黄这样既热心观战，又绝不插
话瞎指挥的，简直就是最佳看客。

但老黄也有忍不住要插话的时候。捉对

的两人，约好了一局定胜负，一局下完了，胜
负已定，准备收摊走人。一旁观战的老黄不

干了，说，咋能一局就定胜负呢，偶然性太大
了，我看来个三局两胜，才能服人。下棋的两

人互相瞅一眼，笑笑，知道这个老黄还没有
过足“观”瘾，那就随他愿，再来两局吧。第二

局，倘是第一局失利的人扳回一局，那么，决

胜第三局，皆大欢喜。偏有这样的时候，第二
局又输了，三局输了两局，胜负已定，第三局

就没必要下了。但老黄一定还会撺掇两人下
完第三局，他会对胜者说，给人家一个扳面

子的机会呗。对输家说，你好歹得挣一口气
不是？总之，不下完三局，甭想走人，老黄还

没看够呢。
大多数的时候，小公园没有人下棋打

牌，也没有人在街头耍把戏卖艺，甚至都没
有跳舞的大妈，老黄就站在自家的窗前，无

所事事地张望。老黄家住三楼，下面是小区
外的一条道路，因为是背街，也没多少车辆

和行人，但纵使这样，老黄也能站在窗前，一
动不动地观看，他能看着一辆车，从这头呼

噜一声开到那头，也能目送一个人，从那头
慢慢悠悠地走到这头。老黄家拆迁搬进城里

后，老黄很长时间，不能适应这种火柴盒般
的家，和邻居们老死不相往来的寂寞生活。

这天，老黄又斜靠在窗前，向外张望。他
看见一个人晃悠悠地从那头走过来，定睛一

看，这不是经常在小区口晒太阳的老张头
吗？这老头有段日子不见了，怎么走路都不

稳了？老黄正犹疑着要不要探身窗外，跟他
打声招呼，突然，只见老张头走着走着，一个

趔趄，跌倒了，手上拎的橘子，散落一地。

老黄正准备返身下楼，去帮老张头一
把，忽然看见路上过来一个送快递的，快递

哥骑着电动三轮车，经过老张头身边时，迟

疑了一下，最后停了下来。老黄想，那我就不
用下去了。老黄就站在窗前，继续观看。他的

“观”瘾又发作了。
老黄看到，一辆路过的小汽车，也停了下来。

老黄看到，从小区这边，小跑着过来几
个人。

老黄还看到，有人在打电话，似乎是报

警，或者是喊 120。
下面人声渐渐嘈杂起来，老黄听不大清。

后来，老黄看见，一辆 120救护车开来，
将老张头拉走了。老黄还看到，开过来一辆

警车，把骑电动三轮车的快递小哥带走了。
老黄还看到，小区里搞卫生的阿姨，将

老张头散落一地的橘子，一个个捡了起来。
老黄最后看到，那条路，又恢复了平静，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晚饭桌上，儿子忽然说，今天一个老头

被人撞了，有人说是快递小哥撞的，也有人
说是老头自己跌倒的，快递小哥是帮他的。

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谁也说不清。
老黄问，是老张头吗？

儿子点点头。

老黄说，他是自己跌倒的。我亲眼看
见的。

儿子诧异地看着老黄，你怎么看见的？
老黄说，我正好站在窗前，就看见了，从

头至尾，都看得清清楚楚。

儿子犹豫了一下，说，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你就当你什么也没看见吧。

老黄一个晚上没睡好

觉。第二天一早，老黄就径

直去了派出所，他得将他看
见的告诉警察，他看见了，

就不能当作没看见。

    昨天，老公突然塞给

我一封信。我很诧异，好多
年没有写过信了，又没有

笔友往来，怎么会有我的
信呢？我再一看信封，写信

人的名字填的居然是老
公。我向老公投去疑惑的

目光，老公正神秘兮兮地

看着我，笑着对我说打开
看看。

我不知道老公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摸了一下，薄

薄的，应该没多少纸。我慢
慢拆开信封，从里面掉出

来一张东西，我拿起一看，
天啊，居然是去欧洲的机

票。我再去看信封，里面还
有两张机票，这下我彻底

蒙了，这要几万块啊，平时
一直节约的老公今天是怎

么了。要知道，我们的家境
只是一般，这笔钱数目不

小了。
我埋怨老公乱花钱，

老公却只笑着不说话，抱
住我，问我今年是什么日子。我绞尽脑

汁还是想不出，到底什么日子要这么
破费？老公蹲在床头柜前，从最里面翻

出来一个已经泛黄的本子。我不解地
看着老公，今天的老公太反常了。老公

坐回我身边，依旧抱着我，从本子里拿
出一张纸来。接下来，老公缓缓地告诉

我，今年是我们结婚三十周年。

老公开始读纸上的字：“九○年，
结婚，答应老婆带她去欧洲度蜜月，因

为公司安排出差，没有去成，答应五周
年时补上；九五年，欧洲之旅前夕，老

父亲去世，欧洲之旅推迟；九八年，机
票已经买好，因妻子生病，欧洲之旅推

迟；○○年，结婚十周年，我的事业也
迎来新的机遇，忙于事业而没能顾及

纪念；○四年，儿子学钢琴，与妻子决
定先把钱用来给儿子买钢琴，欧洲之

旅以后再说；此后，由于生活中各种琐
事，欧洲之旅不再提起，已逐渐淡忘。”

老公读着，我的眼睛开始湿润，眼

泪缓缓流淌下来。老公读完把纸放在
一边，轻吻着我的额头，对我说：“今年

是我们结婚三十周年，我欠你一个欧

洲蜜月，今年下半年，等疫情结束，我
要带你和孩子去一趟欧洲。”我的泪水

再也抑制不住，奔涌而出，可我的脸上
却满是笑容。原来这么多年过去了，老

公一直都记着。
婚姻中的人们啊，如果你也曾给

过对方一句尚未完成的承诺，不妨去
实现它。婚姻中那些因

为各种原因累积下来的

“欠条”，需要及时清理
一下了。

    小区不远处，有一家网红店，名叫

一品食享，据说天天爆棚。罗吴教授又
从澳大利亚回来了，国庆那天，邀请我

们几个老同学聚了个餐，选的就是这
家。

餐厅布置得相当雅致，过道和包房
里摆设的收藏品，不是时下顶尖的琉

璃、瓷器，就是有些年代的名家古玩。包

房五六个，一层一两间，客人不太容易
照面。冷菜六碟，一上桌就夺人眼球：少

而精致，色彩搭配考究，摆放也颇具艺
术气息，味道也不赖。大家啧啧赞叹。罗

吴得意了，说，这家店可以吧，我的鼻子
特别灵，在网上看见，特意来品尝过。

“你就是一个馋猫呀，馋猫鼻尖
呀！”明人一说，罗吴和在座的几位老同

学都呵呵大笑起来。
“这个，我问一句，价格老贵的吧？”

老 A说了一句,“我是工薪阶层，每月工
资都上交老婆的，我说实话哦。”同学老

B也插话道：“我是个体炒股户，眼下股

市不景气，我也想问一句，这家店，不

‘斩’人吧？”
“哪里哪里，这家店价格讲得过去，

请老同学吃这点东西，真是毛毛雨啦！”
罗吴教授笑嘻嘻地说，场面上也就愈发

热烈起来。
这时上了菜，托着盘子的服务生，

把位菜逐个放在各位面前，是汤盅，热
乎乎的，像是瑶柱汤。明人用汤勺舀了

一勺，送至嘴边，缓缓地尝了一口，不
烫，挺鲜美。看见老 A用自己的筷子搛

了一块虾肉，放在嘴巴里嚼着，那神情

也是美滋滋的。罗吴客气，是最后一位
上菜的，服务员还没给到他。他笑着问：

“味道不错吧？”明人他们纷纷点头。
这时，从外面匆匆走进来一位服务

生，也托着盘子，上边是与他们一样的
白色镶金边的汤盅。两位服务员咬了咬

耳朵，先进来的服务员连忙打招呼，哟，

送错了，不好意思，你们是这个。她指了

指后边的服务员手上的托盘，开始收回
已搁在桌上的那些汤盅。

明人说：“哎呀，我们吃过了。”老 A

也说：“是呀，都动过了。”服务员迟疑了

一会儿。罗吴说，要不就把这汤放这儿
吧，算我们点的。另一位服务员向旁边

的那位使了个眼色，那位服务员连忙说

道：“哦，他们那边也在催促了。”说完，
又要端起明人眼前的那盅汤。明人想阻

拦，又觉得一时说不出什么话儿，眼见
着一盅盅汤被收回，另一盅盅汤被搁桌

上了。打开盖子，确实不是同样的汤。罗
吴点的汤更好，老 A脱口而出了：“佛

跳墙呀，你想让我们大补呀！”
大家又恢复刚才的气氛了。想想不

对，明人说道：“我们都动过了，再给人
家，不靠谱吧。”罗吴说：“别管他，反正

不是他们尝了，再给我们的。这汤究竟
如何，够得上一品吧？”

老 A、老 B嘴里嚼着东西，声音含
混：“是一品，是一品。”明人被他们感

染，也咀嚼起了一只软而不腻的海参。
几日后，明人碰上一位老朋友，也

是一个饕餮之徒。明人和他聊起刚去过
的一品食享，问这家店去品尝过吗？大

众点评上评价也不错。
那位老友说：“我去了，菜品倒是不

差，可店德绝对下品。”
“这怎么说？”明人疑惑。

“那天国庆，我们点的是瑶柱汤，他
们送来了佛跳墙。我们都吃了几口了，

他们却说送错了。本想将错就错，让他

们店赔的，却硬从我们嘴上夺下了。我
们只能催他们把我们点的快送上⋯⋯”

他又说：“幸亏是我们占了便宜，不
然，是另一桌的，不就惨

了吗？”

明人翻了翻眼皮，忽
然感到一阵恶心。

“观”瘾 ◆ 孙道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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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谅一品食享

明人看世界

    那天临近下班，同事老许透露了一条喜

讯：“等一下，大伙儿都别走，我要请喝酒。儿子
今天正式当上‘校长’啦！而且学校还在附近。

一起乐呵乐呵，庆祝一下。”
一行七八个人在老许的率领下，开到一家

火锅店，叫了一箱啤酒，上了个超大火锅。大家

推杯换盏，对他说了好多恭维话：“儿子这么年

轻就当上了校长，以后前途无量啊！”“以后我
家娃要上学，得找他帮忙啊！”

酒过三巡，火锅的高档食材已消灭近半。
小蔡端起啤酒杯突然问道：“许老，您家儿子究

竟在哪所学校当校长啊？”老许涨红着脸，往对
面路口的那块招牌一指，慢慢悠

悠地说：“喏，就是对面新开的驾

校。你们中的哪位或亲朋想学
车，现在就可以跟我报名哟！”

◆ 刘 卫

当“校长”

【 男高音与男低音 】

我在一所小学里当音乐老师，平日里工

作也算比较轻松，主要是教孩子们唱唱歌，也

算是非常地开心，有时候也会有很多有趣的
事情。
特殊时期，我们采用网课的方式上课，这

天又轮到我上音乐课了，这堂课我准备给孩

子们上一堂理论课，讲一讲男高音和男低音，

让孩子们增长一些知识，激发他们对音乐的

兴趣。于是课上我先介绍了一下男高音和男
低音的一些概念，让孩子们有一些了解，随后

为了鼓励孩子们多思考，我便开始了提问，让

孩子们说一下什么是男高音和男低音，这时

候班上最调皮的萍萍举手回答道：“爸爸吵我
的时候是男高音，向妈妈要零花

钱的时候是男低音！”我顿时哭笑

不得。 吴昆

都市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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